
冲锋陷阵。

月，北京北池子大街年 号，一座清王朝留下的古

朴而典雅的王府。由于年久失修，廊廓油漆脱落，墙面斑驳。书

房、卧室陈设简朴，家徒四壁，唯存一张毛泽东主席像。一张老

式木板床上躺着一位精瘦的老人，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不时地

咳着。身旁一个老太太忙不迭地扶起他的头，用一条小帕为他揩

着痰，然后轻轻地把他的头搁在垫高的枕头上。又是一阵猛咳，

她再去揩时，差点哭出声来，忙扯起自己的衣角，将那咳出的血

抹掉。

“水，水！”老人嚅动着干涩的嘴唇。

老太太双手颤抖着把水杯送到老伴嘴边。

喝了一点水之后，老人的脸色有了些许生气。

年秋

这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六如。他是清末知识分子中矢志救

国、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共产党诞

生那年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内有数的几位老前辈之一。

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时，他坚韧不拔，是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

中坚。他赴日留学，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从日本回国时，带回了日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在故乡

创办救民工厂，设立工人夜校，力行“实业救国”，倡导平民教

育。北伐时，他任革命军中将党代表，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前往平江开展党的工

年，他受党组织派遣作，组织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

年回到中央苏区，前往新加坡、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中华苏维



时，李六如老人呼吸急剧加速，血斑似的日上午

埃中央政府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等职务。在艰苦的战

争年代，他不辞辛苦，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和财经工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苏区，在极其艰苦的环

境中，继续掌管财经工作，坚持游击战争。

年到延安，他一生中三次坐牢，遭受酷刑，坚强不屈。

先后担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长、中央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央

财经部副部长等职。他在中央财经部任职期间，为粉碎国民党的

经济封锁，克服财政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热河省政府

秘书长、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兼法

院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

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代检察

长、党组书记。为创建人民检察制度殚精竭虑，是新中国检察事

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晚年，为教育后代，他皓首病躯，夜以继

日，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他毕生追求

真理，秉性耿直，历经磨难，集艰难险阻于一身。“六十年的中

国革命与个人经历，其追求、探索，理想、实践，后退、前进，

挫折、胜利，失败、成功，两者溶为一体，如形影之相随，中国

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有他这一片耀眼的水花。”

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

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的荒诞岁月里，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有病得不到正常的医

治，终于病情日渐恶化。

此刻，李六如病危时，要不到车，守候在他身边的夫人王美

兰老人，只好到附近借来一辆三轮车，将丈夫拉到医院。几十年

与夫君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王美兰厮守在丈夫身边，又是一个

不眠之夜。

月



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老同志呢

眼球上蒙着一层泪水。他用发硬的舌头，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喃

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

王美兰深深理解丈夫的心愿，他是渴望在最后的时刻能见到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一些老战友。可是，他背着江青、康

生一伙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分子”的黑锅，又怎能见到

好心的医生轻声对王美兰说：

“他想念主席和总理呢，给他找张照片看看吧！”然而，等王美

兰找来相片时，他却不省人事了。王美兰急得肝胆欲裂，连声呼

唤着丈夫的名字。过了好一会，他又苏醒过来，睁开双眼，四处

张望，像在寻找什么。及至看到床边守着他的仍只是妻子王美兰

时，他凄苦地流下两行热泪，黯然合上了双眼⋯⋯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在

《忆六如老伯》一文中说：

六如老伯的这种临终情景，使我想起关汉卿《窦

娥冤》中窦娥临刑前哭诉的句子：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不！六如伯的临终情思应是宇文虚中“在金日作”

七律的末两句：

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虽然是无处可诉的无限忧愤，六如伯最后的呼唤，

最后的眼泪，仍是对党、对革命、对祖国的耿耿

忠诚。

笔者亦想起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两句诗：

亦余之心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不正是对李老的真实写照吗？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为李六如平反昭雪，历史

终于还他以清白。我们终于可以穿透扑朔迷离的面纱，真切地走

进伟人所处的那个特定的时代，跟随伟人的步伐，原原本本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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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他那段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特殊的战斗历程

社会的那部弥足珍贵的人生教科书⋯⋯

解读他留给



孤儿寡母被人欺

惠普尔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年生。公元 月

李六如，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

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五月二十一

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一所漂亮的小公馆里。

旁边有一口长年汩汩不竭地冒着清泉的像砚池般的古井，砚泉巷

因此而得名。

平方公里，在湖南

平江位于湖南省东北角，地处湘、鄂、赣三省交通的要冲。

北连湖北省通城县，东邻江西省修水、铜鼓县，省内与岳阳、泪

罗、长沙、浏阳等县接壤。面积

县中居第五位，属半丘陵半山区。幕阜、连云等海拔

的大山，从东北、东南向中部、西部延伸，峰峦绵亘，一望无

际，千山万壑，气势宏伟。汩水由东向西横贯中部，昌江由北向

南汇入汩水，万峰千涧，萦环拥抱，形如舞鹤，势若蜈蚣。

（约公元

这里历史悠久。春秋时期隶属罗子国，后秦置罗县。至后唐

年），因其县北之昌江上游十公里河床平坦，水流

无声，始更名为平江县，隶属岳州。

民风淳朴。

平江山川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人才辈出，

年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洋货、教会和新思

平江占有一席之想输入，平江得风气之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个市

多米



这里走出去的国民革命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将军

地。自北伐战争到十年内战，平江成为中国红军的摇篮之一。从

余

名，被誉为“将军之乡”。此外，省部级高干逾百名。为革命牺

牲的烈士达两万余名，为湖南各县之首。

李六如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历史和政治

环境中。

据宣统元年所修《平江李氏族谱》记载：李六如的祖父李

启仕，字兰松，号俊卿，敕封儒林郎，道光五年十月初三生，光

绪十年七月十一日殁。寿六十。祖母王氏欲正，敕封安人，道光

五年九月十四日生。生子三，元畅、元广、元进，女二，长鸾

夙、次伦夙。

李六如的父亲李元畅，字万和，号贡斋，监生，例授州同

衔。道光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殁。享年五十三岁。

李元畅娶妻陈氏月正，咸丰五年八月十六日生。

李元畅当时四十多岁，瘦长个子，山羊脸，性格内向，沉默

寡言。他原是店倌，后跟堂兄李紫亭（派名之泉，字昌炽）在

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的大老板凌尚琴手下，当上了一名总

管事，掌管平江、汉口、长沙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并与李紫亭

合伙从中搭股做生意。其做红茶生意赚了钱，有资本十多万，除

以少数买得田地二三百石及房屋等不动产外，其余大都拿在手中

作流动资本。他善于动脑，肚中行事，算盘打得精，人称“土

皮蛇”。但与堂兄李紫亭由于利益上的一致，亲如一家，不太分

什么彼此。

李六如的母亲童少英，本姓王，原是浊水王姓佃户的女儿，

同治九年正月十五辰时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二巳时殁。与夫

合墓。

童少英勤劳、淳朴、善良，人长得苗条、秀丽，很惹人喜

欢。只因年少丧父，母亲又生病，连本带利欠了童家七十串钱的

债，无法偿还，被迫以一百串钱的身价，卖给童家做丫头，改姓



童。李元畅原有一个老婆陈月正，因长期不生育，便与堂兄李紫

亭商议怎么办？从外姓带一个养子进来吗？不能上谱。从外房承

继一个侄子进来吗？怕身后被别人分家产。李紫亭便怂恿李元畅

讨个小。于是，李元畅请人说媒，以五百串钱的身价买了童少英

做二房。就在李元畅四十五岁时，十八岁的童少英生下了大儿子

李六如。三年后生下二儿子李柏年，又两年三儿子李治平出世。

李六如从小跟着父母在县城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祖母和嫡

母等则另外住在离县城二十五公里的献钟泊头乡间。城乡两处住

宅都雇有供家庭使用的男女工人好几个。尤其是乡下那一处的高

堂大厦，陈设金碧辉煌，在蓬门荜户的可怜的乡下人看来，也是

一家相当阔绰的大户。

可惜好景不长。李六如刚满七岁的时候，李元畅因病去世。

他留下了一位六七十岁的老母，两位孀妇，以及李六如等三个年

幼的孤儿。在封建家庭内，忽然丧失了这样一个创家立业、支撑

门户的父亲，就好比鱼虾失水一般，无依无靠了。于是这个家庭

对内对外，不得不在堂伯父李紫亭的卵翼之下维持。李紫亭能说

会道，表面堆着满脸的笑，内心却阴险恶毒，人称“笑面虎”。

得到李元畅去世的消息，李紫亭暗自高兴，脑子里拨拉着蓄谋已

久的如意算盘的同时，却当着童少英等人的面悲天怆地，在灵堂

前痛哭了一场，并亲自主持丧事好几天。

李紫亭先是假惺惺地装着非常关心他们孤儿寡母的样子，劝

慰了童少英一番。要她不要哭，保他母子吃用不愁。紧接着把童

少英打发到浊水凌家湾去住。这期间，李紫亭玩弄花招，采取收

买拉拢、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李元畅生前与他合伙购置的田庄，

大部分据为己有，只拨出董家源一处计二百担田租的田地和一所

佃户住的庄屋给童少英母子。不久，他又将童少英母子从凌家湾

排挤出去，搬到董家源偏僻的庄屋居住，并肆无忌惮地把李六如

的父亲和他共同经商的资本，完全一口独吞。

童少英知道丈夫与堂兄合伙做生意有资本十多万，还有盐

票、股份、店。虽然数目和店名弄不清，但为数决不止董家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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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攻读

两百担租。她很怀疑，曾经问过李紫亭。李紫亭把鼠眼一瞪，双

脚往地板上一踏，装腔作势地威吓她：“钱，不是早就帮你置买

了董家源的庄田吗？你丈夫去世，开堂设奠，念经做道场，还有

在泼头几处家用，不要钱的呀！加上近来生意难做，本都赔进去

了！至于盐票，盐船坏了，本钱又是借的，要还人家，利息

不少。”

童少英听了，脑袋嗡嗡响，嘴唇直颤动，又急又气，正要再

追问，却被李紫亭的小老婆秀香拉走了。秀香要童少英放宽心，

说紫老和元老是兄弟、一家人，会关照他们母子的。

然而，无情的现实给孤儿寡母带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沉重的

打击。

李紫亭吞噬了李六如母子应得的资财还嫌不够，将李六如母

子排挤出凌家湾后，又乘干旱，田里收入少之机，利用家族的权

势，用低价收买了李六如母子借以栖身的董家源的田庄，逼得童

少英不得不回到献钟泊头去跟大老婆陈月正住在一起。

在这里，李六如的母亲童少英既受着李紫亭的欺侮，又要听

大老婆陈月正的冷言冷语。她内外受气，心窝里像冰窖一样的凄

凉。望着愁眉苦脸的母亲，李六如拉着她的手说：“我快长大

了，总有你出气的一天。”童少英听了揩干眼泪，说：“儿呀，

你要发愤读书做官，替我出口气。”

随着年岁的增长，少年李六如对吞没他父亲财产的堂伯父李

紫亭恨之入骨，但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李紫亭是平江数一数二

的大绅士，他经常出入县衙门，勾结官吏，动辄为非作歹。然而，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个性刚强的李六如，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终于有一天，他当着一些亲戚前辈的面，讲李紫亭没良心，“发了

我父母一大批洋财”。不料那些亲戚不但不敢主持公道，反而帮着

李紫亭逼李六如写一个证明字据，证明李紫亭与他家早已“结清

账目，别无交往”。李六如坚持不写，李紫亭等人竟要开祠堂门，



用家法惩治这个“诽谤父兄”的逆子。这对李六如的思想刺激很

大，于是，他对“旧家庭、旧社会的愤恨情绪，越发增长起来，

充满了怎样努力做人，辉煌门第，报复父仇的思想”。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大雪纷飞，北风刺骨。十一岁的李

六如，在母亲的打点下，跟着姑夫，冒着风雪，去到离家好几里

的田岩经馆读书。他这是第一次离开亲人，单独在经馆寄读，起

初感到生活很不习惯，但一想到母亲的教诲，想到受堂伯父的欺

压，便咬着牙挺了过去，把精力集中在读书上。一次，有个同学

邀他去打牌，他马上报告黄杏村先生，黄先生当即把那同学的纸

牌和骰子一起搜了去，使那同学再也不敢去打牌赌钱了。校风为

之一振。

黄杏村先生是曾经进过长沙岳麓书院的廪生，三十多岁，见

过大世面，阅历丰富。他诗文做得好，教过很多学生，有不少成

了秀才。在经馆读书的学生中，年纪有的十七八岁，也有的大到

二十来岁。李六如年纪最小。他认真地按照经馆的规定，每逢

二、六听讲经书和历史，三、八做经义和策论。

李六如除了读“四书”、“五经”外，对《新民丛报》、《日

本国志》、《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揽要》等“洋书”特别感兴

趣。他写信给在汉口开茶馆的堂叔父，请他代买专载新闻时事之

报章。他在信中写道：

曙叔大人　　　　尊前　　　　伏维

福躬安泰

财祉吉羊。迢遥千里。怅望依依。敬禀者。侄僻处

乡间。知识有限。迩乃从长沙购得一批洋书。始悉读书

必先爱国。国强然后家安。维新变法。大势所趋。侄虽

年幼。不忍置若罔闻。亟欲购买专载新闻时事之报章一

部。借广见闻。不知汉口有无此书。如其有之。敬恳大

人代购一部。迅即寄回。书价多少。容候奉还不误。

敬请福安

堂侄六如敬禀



接信后，堂叔父给李六如从汉口寄回了《申报》三十张，

这是

报

上海出版的日报。李六如如获至宝，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在

上圈圈点点。不少同学也很感兴趣，争相传阅。黄先生也挤进

来看，在一次文期中，高兴地出了一道题目：《报章论》。李六

如在该文的头一段写道：

世界广漠无垠之场，有一大动物焉，不胫以走，不

翼以飞，忽而庄，忽而谐，忽而讥笑，忽而怒骂。其庄

严也，有如“春秋”，其诙谐也，有如“笑林”。此何

物哉？非报章乎。

黄先生看了赞不绝口，用浓墨从头至尾加上密圈。卷尾写了

总批：“全篇笔调，有如游龙活虎，天马行空，定必出人头地。”

并在卷首批上指头大的字：“发看”。

对写文章很感兴趣的李六如，每逢文期，定要超额写两篇。

黄先生看了异常高兴，逢人便夸他是“高足弟子”。

李六如会写文章，源于他书看得多，读得仔细，别人一掠而

过，他总要反反复复地看几遍，动脑子想一想。这文章人家为什

么要那样写，中心思想是什么？写法上有何特点。遇到好诗文他

还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

会吟”。超人的智慧加上勤学苦钻，使他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少年李六如也很调皮。小时候由于父亲的溺爱，在家庭尚未

破产之前，当了一段“阔公子”，沾染了不少坏习气。为此没有

少挨母亲的打。随着父亲的去世，家道中落，经受了被人欺凌的

痛苦，在母亲的淳淳教育下，少年李六如小时沾染的恶习逐渐被

革除，他到经馆读书时，看到有同学偷鸡摸狗，便厌恶极了。

一天傍晚，李六如和几个同学在野外游玩。突然遇上一个十

四五岁的小脚姑娘，身着绿灰袄、红灰裤，头上梳个抓髻，脚上

穿双红鞋，从一条东面是水，西面是旱地的隘桥上走来。李六如

待那小姑娘走近自己身边时，靠拢去伸手拉她一下，说：“走过

来些，怕跌下水啊！”小姑娘瞥了他一眼，微微笑着，拉着他，



府考落第，进洋学堂

低头走了过去。

走在李六如后面的几个同学七嘴八舌，说什么那姑娘同自己

的老婆相貌差不多，并仰面大笑起来。这可惹了祸。第二天那姑

娘的父亲怒气冲天找上门来，向黄先生告状，说经馆的学生调戏

了他的女儿。

当黄先生追问是谁拉了那姑娘的手时，李六如站起来回答

说：“是我。

“你为什么要拉她呢？”黄先生大声质问。

“我怕她跌下水，危险。”李六如镇定地回答。

“胡说！‘男女授受不亲’，不是孟夫子说过的吗？你犯了

校规。”

黄先生斥责道。

李六如抬起头盯着黄先生不紧不慢地说：“先生！孟夫子也

说过‘嫂溺援之以手’，那我就不算犯校规啦！”

黄先生听了，微微一笑。掉头追问那些不干净的话是谁说

的。第二天，他拉着李六如等人去拜“孔夫子”，李六如却怎么

也不下跪。他认为自己做得对，“何罪之有”？黄先生也就无可

奈何，只是宣读训词说：要记住孔夫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格言。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少年李六如对旧礼教的反抗精神，特

别是他知识面宽，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应对策略。

年夏，身着纺绸长衫，李六如在经馆读了两年后，于

乘布轿赴县城应科考。终场时得童生头排第十一名，受了知县一

顿公宴的奖赏。同年秋，李六如到岳州府考秀才，见识了冠冕堂

皇、威风凛凛的学台衙门和考场的实况，看到了表面上的严厉与

暗中“请人杀枪，买秀才”那一类的鬼把戏，加深了对科举考

试的憎恶情绪。应试的内容是按题目写文章。首题为《四书》

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经义，次题是“中西兵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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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比较论”的策论。

李六如看过题目后，眉头紧蹙，思索一番：首题倒容易，正

好他是喜欢君子好义，最讨厌小人好利的。于是，挥笔疾书，痛

快淋漓、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可是写到次题就卡壳了，由于

没有学习过西方兵政等知识，没办法比较中西兵政的得失。而且

交卷时间已到，便交了一半白卷。因此府考落第。李六如并没有

怎么懊丧，却气坏了护送他去赴考的黄先生。他早就夸下海口：

保准李六如能考上。现在不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脸上失去光

彩，还会失去谢礼和送年节的猪羊肘子。

李六如落第回来，母亲非常失望，一气之下，不让他再读

书，而要他到厚康祥商店去学做生意。李六如不去，他讨厌商场

上那些投机取巧、骗取钱财的勾当，母亲也没有硬逼着儿子去干

他不愿干的事。只是按照当时平江早婚的习俗，为儿子说了一门

亲事。不久，李六如遵从母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钟桓英成了

亲。并生有一子，名兆湖，二女，长名彩秀、次名佩秀。

兆湖字铁钧。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四生，后在逃难中丧生。

成婚之后的李六如并没有沉溺于小家庭的温馨，他再三向母

亲恳求，让他继续求学。终于得到母亲的允许，同意他到离县城

三四公里的甲山屋学堂读书。在这里，除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外，

还增加了地理和西洋史等课程。这时传来了要废除科举考试的消

息，李六如非常兴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课程的学习，各科成绩

均名列前茅。



投笔从戎

年的一天，甲山屋学堂来了一位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

孙中山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

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生，叫凌容众，又名盛仪。

山领导的同盟会，

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

年因反对“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被驱

逐回国。他曾亲手制作一灯笼，上书“凌容众奉旨驱逐回国”，

樵松于

遨游县城大街小巷，痛斥清廷腐败，宣传救国主张。他的夫人李

年留日，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为湖南第一批留学

女生之一，亦是同盟会员， 年归国。夫妇一同回到甲山老

屋，出卖自家田产，用作创办启明女校的经费。建校之初他们就

是利用甲山屋场作校址的。

甲山屋场原是李六如同窗好友凌鹤梅的祖父以清朝“大夫”

的身份兴建的邸宅，建筑得别致、典雅，很有气派。李六如和凌

鹤梅在上学之余就常来这里一边观赏风光，一边探讨人生。更多

的时候，是去拜访居住在上花园里边那屋檐下悬有“岁寒轩”

木匾的大房间里的凌容众夫妇。凌鹤梅是凌容众的侄儿。李六如

很羡慕凌容众的敢作敢为，也向往着去日本留学，只是囊中羞

涩，无法成行。于是，他便很想找凌容众夫妇谈谈，扩大自己的

眼界。通过凌鹤梅的介绍，李六如很快结识了凌容众夫妇，得以



年他由求是学堂资送日本留学，积极投入中国留日

年春，

经常出入凌家。由是，他对凌容众夫妇的身世有了更为深切的了

解，从心底里景仰他俩的为人。在与凌容众的交往中，李六如得

以阅读他所收藏的好些秘密读物。如记载着满清入关，屠杀汉人

及汉人如何反抗清兵的《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和叙述

清朝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卖国媚外，主张推翻帝制，建立中

华民国这一类内容的新刊物《洞庭波》。特别是在

他看到了凌容众密藏的禁书 同盟会新出版的《民报》，对同

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

对《民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主张有了

了解。其间有陈天华所著的一本小册子《猛回头》，李六如读罢

爱不释手。这是一本用鼓词体裁写的通俗读物，朗朗上口，他读

过两遍以后，就背了出来：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喊一声。众同胞。细

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到今天。割

了地。赔了款。快要灭亡。⋯⋯这就是。满鞑子。为虎

作伥。转瞬间。西洋人。来作皇帝。少不得。又喊圣

皇。⋯⋯还有那。维新党。拥君主。倡立宪。胡汉一

堂。这议论。都是个。隔靴搔痒。当时事。全不懂。好

像癫狂。⋯⋯要知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

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

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

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

意大利。独自称王。⋯⋯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满族。复我冠裳。⋯⋯

在同凌容众的交谈中，凌容众向李六如讲述了民主革命者陈

天华在日本投海的壮行义举：陈天华原名显宿，湖南省新化县

人。少年时就十分痛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对腐败的清政府非常

不满。

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年冬天，他回到湖南同黄兴一起筹建了华兴



年秋一起

月辞》，期望我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以死抗争。

听过凌容众动情的介绍，反复读着陈天华悲壮的《绝命

辞》，李六如异常愤慨，思想受到深深的触动。从此时起，他便

把愤恨旧家庭之愤慨情绪转移到满清皇帝和洋鬼子的身上去了。

其时，因凌容众夫妇在甲山屋场兴办启明女校，原办的家学

停办。李六如转到离县城一两里路的坪上县立小学读书。他的妻

子钟桓英则进了启明女校。不久，女校扩大规模，校址迁到了县

城鲁家坪鹤岭脚下。女校图书馆添置了许多新书。李六如每逢星

期天，总要到该图书室去看书，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就向凌容众请

教，他们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之交。凌容众见李六如勤奋好学，

富有反清爱国思想，就进一步鼓动说：“如果你们想打倒满清鞑

子，只有投笔从戎罢！”

凌容众的话就好比在干柴上点起一把火，把李六如的爱国热

情极大地燃烧起来了。他与好友凌鹤梅相约，于

到湖北武昌报考陆军中学堂，并相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他俩带着简便的行装，坐两乘小轿，兴致勃勃地经长沙乘船

辗转到达汉口。经打听得知需要有陆军小学资格才许报考陆军中

学堂。因凌鹤梅的舅父高遂耿当时在九江新军一营当队官，他俩

便转赴到九江，去找高，想让高帮他俩进一所武学堂，或者就在

高的营盘里找个差事，作为“进身之阶”，以便拿起枪杆子干出

一番事业来。然而，当李六如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却被高

年他与孙中山一道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该年 月

会，决定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事泄，他再次渡海去日本。

日，日本

政府接受清朝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划》，

取缔了中国和朝鲜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

结社，进行书信检查，强迫遵守清朝法令。 余名中国留学

生极为愤慨，一致停课，以示抗议。这时，日本各报对中国留学

生大肆诬蔑与攻击，说什么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是“乌合

之众”。陈天华愤慨已极，连夜写了一篇长达四千余字的《绝命

日，陈天华



要立志，要

遂耿婉言拒绝。他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生怕惹祸上身，即以

赠送路费的方式，对李六如下了“逐客令”。李六如说了一声

“我有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时，凌鹤梅惦念着老家，便邀李六如同回家乡。并说凌母

来信了，要他回去。李六如摇摇头：“不回去，我已没有母亲

了。”说着眼眶就红了。

李六如的母亲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去世的。李六如清楚地

记得，他那当寡妇的母亲被人欺侮，受了很多刺激，年仅三十多

岁就含恨死去。母亲临终前目不转睛地望望他又望望弟弟柏年和

治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叫道：“儿呀，这世界太不平，你们

立志！”

母亲临终的话久久在他耳边回响。他已下定决心，要打翻这

个不平的世界，为民众和自己找条生路。既然进不了武学堂，就

直接去投军当兵。凌鹤梅见李六如口气硬，知道他是说一不二、

说干就干的人，于是便独自回平江去了。

留在九江的李六如，租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白天四处去活

动，却总是碰壁。呆了一些时日，他带去的盘缠用光了，没钱付

房租和伙食费，只好上当铺把手上戴的金戒指乃至身上穿的衣物

当掉。

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六如翻来覆去左思右想，最后想到在甲

山读书时见到过的凌少槎，他是凌鹤梅的伯父，现在汉口当警察

局长。先到那里当警察，不也有枪吗？于是，他坐船又去到汉

口。然而，那里的警察局编制已满，没有缺额可补。李六如经凌

少搓的介绍，认识了过去在黎元洪部下当兵，现在在陆军特别小

学堂当学兵的平江人单兆康。单兆康别号刺夷，人很老实、正

派。李六如请他介绍去进陆军特别小学堂。单兆康说他们这个学

堂是带原职原饷从新军里边考送的，至少要先当几个月兵。

“那我就先到新军里去当兵，请您帮忙给上个名字好吗？”

李六如急迫地说。

单兆康回答说：“当兵很苦，你受不了。”他劝李六如还是



进文学堂。

李六如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单兆康这个人很古板，总以

为自己家里过去有钱，就一定吃不得苦，却不懂得人的境遇有变

化，生活也会跟着变化。于是便向单解释说，自己家里破产了，

再也没钱进文学堂。还说古时候的越王勾践，为报国仇，能卧薪

尝胆，现在营盘里那点苦算不了什么。他拉着单兆康的手，苦求

道：“看在老乡的份上，您一定要帮这个忙呀！”

这时，有人听说李六如一定要去当兵，也上前劝道：“好铁

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进营做什么！”这话虽是说给李六如听

的，但一旁的单兆康听了也很反感。难道当兵这活儿就不是人干

的吗？眼前的李六如人很单薄，当兵的愿望却那样强烈，便从心

底里喜欢上他了。于是，单兆康给李六如出主意说：“如果当真

愿吃苦，那就进我们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黎元洪统领

很器重读书人，你向他上道书试试看，我去找一个和我有交情的

黎的马弁给你送上去。”

于是，李六如奋笔疾书，写了一篇五千字的上书，题为

“自愿投笔从戎，请求破格录用”。书中说：

列强环伺，深感危亡，此贾生可为痛哭流涕者三。

矧甲午庚子，辱国丧师，印度高丽，深堪殷鉴。苟不急

起直追，力图振奋，四万万同胞，其将有噍类乎。生虽

不才，兴亡有责，自愿投效麾下，借报国家。倘蒙录

用，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黎元洪读了李六如的上书，被其恳切的呈辞所打动，决定传

见他。

李六如披上一件马褂，跟着前来传他的单兆康去到武昌阅马

厂附近旧名左旗的一栋洋式兵房里的混成协司令部。年约五十来

岁的矮胖子，头戴红宝星军帽，身着蓝制服，脚蹬黄色长统马靴

的黎元洪，从头到脚打量了李六如一番。一面指着手中拿的那一

迭纸，一面指着他问道：“你就是李六如？这道书是你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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